
 

张炜《古船》（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作品的第 21章：改革开放后，洼狸镇发生微妙

的变化。赵多多承包的粉丝厂开始了肆无忌惮的造假，身负道德

意识的隋抱朴为了挽救粉丝厂，开始了由思考到行动的转变。 

 

洼狸镇自从开过了承包大会以后就没有安宁过。先是赵多多

买来一个小汽车，在街巷上像只矮腿猪一样整天乱蹿，使人们又

惊喜又慌乱；接着是“公务员”的出现——她是赵多多从河西聘

来的，奇怪的穿著打扮也令人不安；最后是地质勘探队丢失了一

个铅筒，而据说铅筒内有一枚小如米籽的叫作“镭”的放射性物

质，在勘探工作中至关紧要。为寻找它，地质队报告了公安部门，

又请求当地政府配合，张贴布告，说明那个铅筒可是个要命的东

西，哪个无知的人如果贪恋铅块，或身体发生恶性病变，或下几

代受射线影响而生出畸形的人来。县委马书记及镇委书记鲁金殿

都在全镇大会上讲了话，号召谁拣到那个铅筒，务必快快报告。

地质队的李技术员就铅筒在会上作了进一步说明： 

把它丢进水井、埋进土里、藏进草垛，都无济于事。它会长

久地作用于洼狸镇，使镇上人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下一代出现

畸形人，等等。 

布告贴了，会也开了，那个铅筒仍无踪影。愁云笼罩了镇子，

所有人都叫苦不叠，长长叹气。也许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知常了。

他经过长期的踌躇之后，终于动手设计变速轮了。往日在脑海里

旋转的金色轮子而今落在纸上，又化为光滑的木轮，最后变成黑

青色的生铁轮子。整个过程都由李技术员和隋不召参与帮忙，铅

筒的事情发生后，更复杂的调配安装工作只得暂停。隋不召和李

技术员再也顾不得变速轮了，连日来一直在寻找铅筒；隋不召对

拣了铅筒拒不交还的人大骂不止。也正好这时李其生病了，李知

常放下一切，又到炕前服侍父亲去了。 

隋抱朴仍旧为“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看老磨。他近来

除了和镇上人有着相同的不安之外，还一直为进城的见素担忧。

见素只在进城不久来过简短的一封信，信上称一切皆好，让全家

多加保重，他忙一段就回来，等等。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没

有信，也没见人。抱朴在弟弟离开镇子时曾反复叮嘱过他：遇事

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他一一点头。抱朴现在回想起来，怕是他在

搪塞。粉丝厂更了名字，可是老磨屋依旧，粉丝房依旧。不同的

只是赵多多有了小轿车，来粉丝厂的客人增多了，宴会一个接一

个。紧挨旧厂的空地开始扩建新厂，赵多多又到银行贷了几十万

元的款子。小车司机是借来的，后来赵多多用高工资将他长期雇

用了。赵多多闲下来让司机教他开车，说“大企业家”哪能不会

开车。有一次车子在老庙旧址上盘旋，隋抱朴走过那儿就被喊住

了。赵多多让他也坐上车子，说经理要亲自给大少爷驾驾车子，

驾不好，翻了车，跟大少爷死在一起也值得。车子在广场上乱扭

 

 

 

 

赵多多对物欲的追求和

色欲的喜好，带有了现

代性的特点。 

 

 

 

 

 

 

 

 

 

 

 

 

 

 

 

 

 

 

 

 

隋抱朴的沉默。 

 

 

 

胆小，怕事。 

 

 

 

 

 

 

 

 

 



 

乱蹦，司机在车外大声指挥，面无人色。赵多多咬着牙，手老在

方向盘和一些手柄上抓挠着。车子向着一堵残墙冲去，赵多多“啊

啊”地喊起来，隋抱朴一阵眩晕。突然赵多多两腿一蹬，车子向

上一蹦，发出了“呜”的一声，停住了。残墙离车子只有一二米

远了。赵多多哼哼地笑着，说：“不老实，我就干掉它！”他头

上滴着豆大的汗珠，见抱朴平静地望着残墙，就说：“你的招数

到底好些，嗯。” 

每到了半夜里，粉丝房里就出现了那些杂质淀粉坨子。抱朴

知道上次调查组走了个过场，这一回赵多多掺假就肆无忌惮了。

抱朴的心一阵阵发痛，他真怕白龙粉丝在国际上的声誉一跌再跌，

最后结局凄惨。一连多少个晚上过去了，抱朴终于再也忍耐不住，

就直接去找了镇委书记鲁金殿。 

鲁金殿握住了抱朴的手，说我可是第一次在镇委见到你。抱

朴说：“也许因为我是老隋家的人吧，我特别害怕洼狸镇的粉丝

在这一辈人手里完蛋。我来找你，不是我变得太胆大了，是我变

得太害怕了。” 

鲁金殿听着，脸色发青。他久久地望着远处，说：“我们镇

委多次阻止过赵多多，没有用。上面有人支持他。前一段县委马

书记来了，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他说在这个事情上坚决不能妥协！

不管是市里还是省里有人支持，都不能妥协！这关系到我们的国

际信誉！他让我们镇委尽快搞个材料。” 

鲁金殿说到这儿用拳头捣着桌子骂道：“有些人他妈的算瞎

了眼！县长怎么样？省里的副局长又怎么样？我都不怕！我干一

天共产党，就得跟那些王八蛋斗一天！我就不信没人豁上去„„” 

隋抱朴把余下的时间大都花在算账上。他拨弄着朱红算盘，

不知疲倦。他越来越感到弟弟说的对：这笔账算得太晚了。他最

怕的是听到远处飘来的跛四的笛音。那时候他就会离开桌子，站

到院子里久久地张望。这笛音如今是毫无遮掩的一种欢乐，听久

了，又会从中听出一丝淫荡之气。抱朴恨不能跑过去折断他的魔

笛。从这笛音里，他可以看到小葵日渐消瘦，眼窝发黑；小累累

赤脚奔跑，衣不蔽体。在这样的夜晚里他不能做任何事情，也不

能安睡。到了白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一眼小葵和小累累。

他在所有可以见到他们的地方转悠，结果却令人失望。不知多少

天以后，他终于见到了手扯累累的小葵：一切都跟抱朴猜测的一

样，她更黄更瘦了，头发又乱又长；小累累似乎更矮小了，两眼

灰暗。小葵是领孩子买糖果的，在店门口遇到抱朴，瞥一眼就要

离开。抱朴说：“让我看一看累累！”小葵说：“他爸在家等着。”

“你和孩子都瘦了！”抱朴又说一句。小葵冷冷地笑了笑，扯一

扯小累累走了。 

隋不召见到抱朴就谈寻找铅筒的事，他说日子越拖越久，恐

怕是无望了。要知道它的底细也许只有耐着性子等上十年二十年

了，那时候谁家会生出畸形人；不过已经没有老隋家这个最年长

的人了。隋不召嘱咐侄子，让他千万记住，今后无论谁家生了孩

子，都要去看一眼。 

 

 

 

赵多多步步相逼，抱朴

寸寸忍耐。 

 

 

 

商业社会金钱欲望的冲

击。 

 

 

抱朴的行动一。 

 

 

 

 

 

 

 

 

 

 

 

抱朴的行动二。 

 

 

 

 

 

 

 

 

 

 

 

道德的约束让他忍耐，

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对于铅筒的恐惧。 

 



 

谈过了铅筒，就谈老朋友李其生的病。他叹息说：“李其生

大概这一回不行了。郭运去看了，也恐怕不顶事。他是狂病复发。

以前犯病都是跳到炕上，手扯炕席，这一回只能满炕滚动。我知

道他一辈子的力气耗到今天也差不多了，像熬到根上的蜡烛。狂

病狂不起来，也算病到头了。完了，洼狸镇剩下这么一个英雄也

要完了„„”隋不召谈过李其生，再也打不起精神。抱朴跟他谈

见素的事，他才慢慢精神起来。他说：“来信了？没有？嗯。这

个好。我早年跑出去驶船，从来也不往回写信。自己在外面闯荡

去，做些大事情，做成了再回来见父老乡亲。那时多气派。他去

的那个城市我也去过，卖零食的多，还有在十字街口开场子耍枪

的。俊气姑娘也多。有一个二十多岁，脚大手大，好。我如今还

能想起她的模样来。名字记不清了，大概叫‘触儿’„„”抱朴

打断了叔父的话。隋不召抹抹胡子，小灰眼珠一闪一闪地对抱朴

说：“你见到赵多多那个‘公物（务）员’了吧？嘿嘿，多多有

眼力啊，捣鼓来这么个俊气玩艺。小手小脚葱白一样，走起路来

颠颠的。腿真长啊，光是这双腿吧。嘿嘿，我是老了，我不顶事

了。早上十年二十年，跑了她！”抱朴听到这儿就站起来，约他

一起去看看李其生。 

 

 

 

 

 

 

 

 

 

 

 

 

 

 

 

 

 

 

编选者推荐： 

张炜在 20世纪 80年代发表的小说如《声音》《一潭清水》《达达媳妇》等都是描写乡村

生活中年轻男女之间的纯真、浪漫的爱情，同时也融入了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在发表了

《浪漫的秋夜》《秋天的愤怒》《秋叶》等作品之后，张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品格，在

80 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形势下开始思考自我的生活，逐步地立足于自己的乡土挖

掘生命的意义，思考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古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是作

家创作上的整体的一次提升，是作家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境况的一

种深入的思考。《古船》的创作成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如《九月寓言》《家族》《刺猬歌》等

的稳定的奠基石，奠定了作家浓厚的传奇性和民间文化色彩的审美特征。《古船》是作家在

坚守道德的立场上，饱以忧患的眼光烛照当代道德危机，不断思考着人类的自我拯救之路。

其显著特点就是浪漫诗性的叙述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结合，将道德启蒙与科技理性的启蒙的比

较，表达作家自我的思考。 

《古船》的叙述者是以一个高屋建瓴的俯瞰者的姿态述说洼狸镇发生的事件的，同时作

家为了使得小说有主观的倾向性而有时让隋抱朴充当叙述者。这样作家的思想和主人公的思

想合二为一，主人公的思考同时便代表了作家对此事件或人物的深入的看法。《九月寓言》

与此相比，作家虽然也是宏观的俯视，但更多的是作家全能视角与不同角色叙述之间的频频

转换，后者比前者更多地带有人物的心理的独白，或喜或怒。再加上小说文本本身的主题的

不同，《古船》是一部苦难的书，一部祈祷上苍赐福的书，而《九月寓言》是一部叙述苦难

状态下，展现人类生命的张扬的力作。前者苦难是目的，而后者苦难是手段，人们的对于生

命的执著才是目的。从这我们可以得出：前者的小说叙事基调是悲悯，而后者是慨叹。 

由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隋抱朴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苦难的沉淀之后由沉

默到爆发的转变。主人开始了由以前大片心理的描写转变到了行动的描写。同时向我们展示

了新的科技的引入，带给人们的不是理性的启蒙而是盲目的好奇或者说是恐惧，隋不召对带

具有象征意蕴的铅筒的恐惧程度，多少代表了当地人对于科技的彷徨和内心对于道德的守护。 

 



 

作者自白： 

„„回头再看它引发的所有责难、非难，莫名其妙的攻讦，也都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

的了。如果没有这些，倒是一件憾事。对应真正的礼赞和纪念的，必有其他。 

在越来越变得职业化的“文学界”内，也许我的结论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永恒的

时间和川流不息的读者会理解。这正不断地给予证明。时下一个写作者遇到了更为沉重的压

迫：世俗的竞争、文化消费品的包围。他们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组合的诀窍、操作的特技，

以及种种被认可的快意„„因为舍此便难以“生存”。所以在此刻再谈论所谓的“生命的投

入”、“青春的激情”，不仅远离时尚，而且有点“奢侈”。 

好像以生命相抵的文学只属于没有生存之忧的人；只属于既得的成功者。而仍旧在拼争

和进取者，已经不必择路了，因为出路只有一条：跟随潮流，走入职业。作品不需要作者的

感动，“感动”只不过是一种设计，是套路之中的一环而已„„  

可叹的、具有残酷意味的是，文学的历史与心灵的历史是吻合的。它会毫不留情地否决

一切乖巧和苟且。它会给写作者一个完全相反的、无情的回答。  

因此，我才那么感谢围绕《古船》，时间和读者所给予我的全部恩惠。它使我更加坚定

一种选择、一种信念。它使我珍惜那些往往被一个作者所忽略了的东西。我会倍加珍惜的。 

  ——《古船〈后记〉》，作家出版社 1996/2 

     

经典评论： 

《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像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

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

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

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

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

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

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绝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

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

煎。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溶汇而成的心理现实主义。这部作品同样也不缺乏

盘虬的矛盾，众多的人物，纷繁的头绪，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感；这原本是可以称为“史诗”

品格的。但是，它与那种“全方位”、“全景观”的史诗显然不同，我又宁愿把它称为“心灵

史诗”。 

——雷达：《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的碑石》，《当代》1997/6 

    


